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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自印度尼西亚民谣的《甜
蜜蜜》，是邓丽君的招牌歌之一。大
陆的歌迷相当喜欢这首歌，不少人
把它当手机铃声。香港还有人以
这首歌为背景，拍了一部同名电影
《甜蜜蜜》，男女主角分别是黎明和
张曼玉，张曼玉因此被送上了亚洲
影后的宝座。

但在现实生活中，邓丽君的情路
走得非常辛苦。追求她的人虽多，但
能走进她的心里、梦里的人很少。

早在上小学五年级时，她就喜
欢上了一个大学生。那时她芦洲的
家附近有个侨大先修班，那些大学
生斯文有礼，戴着眼镜，胸前抱着书
本，让邓丽君好羡慕。其中有一大
学生特别帅，引起了她的注意，每天
她都盼望着能看到那个大哥哥，还
会故意跑到侨大先修班附近玩，或
是唱唱歌，希望那个大哥哥有一天
能注意到她，跟她说说话。

这段暗恋维持了两年，直到那个
帅哥毕业离开侨大，她也搬离了芦
洲，才结束了自己的单相思。这个小
小秘密连邓家人也不清楚，倒是后来
她拿来当笑话讲，人们才知道。

18岁那年，她已是红歌手了。
有一次她去马来西亚演唱，经朋友
介绍认识了当地的实业家林振发。
林先生是从福建过来的华侨，因为
开采锡矿而发迹，家境很不错。林
先生兄弟姊妹多，他排行老四，还有
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妹妹那时正
在台大念书，所以，他一见到邓丽君
就觉得十分亲切。

林先生很老实，也很懂礼貌，不
过人长得并不高，邓丽君和他交往
时，总是穿平底鞋，免得他难堪。两
人交往多年，感情稳定，因为邓丽君
去马来西亚的时间不多，她们只能
通过电话谈恋爱，但她心里觉得很
踏实，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

的理想伴侣。
不幸的是，林先生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33岁那年，在带侄子到新加
坡出差的旅途中发病，被送到医院
抢救却没有救活。邓丽君在台湾听
到这一消息后，哭得死去活来，难过
了很久。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是她
最纯真的初恋。

追求她的还有当红歌星、“青蛙
王子”高凌风，2012年年底因血癌
在医院接受化疗的他，回忆起那段
青春时光，仍感慨不已。他当年决
定要追求邓丽君时，曾请教过琼瑶，
琼瑶对他直言：“你追不到她！”他虽
知道追不上邓丽君，但也明白自己
不追会后悔一辈子。

1981年，邓丽君已是国际巨星，
高凌风每天打电话嘘寒问暖，想办法
与她见面。有一次，他得知邓丽君在
马来西亚香格里拉饭店演唱，次日一
大早就搭乘飞机到新加坡，下午赶到
马来西亚，坐在台下听邓丽君演唱。
他和当地朋友还送了上百个玫瑰花
篮，排满了从一楼到二楼的走道、楼
梯，在舞台上也摆了不少。

邓丽君演唱结束后，他又到她
下榻的希尔顿饭店大厅等候。当时
邓丽君被一群人簇拥着，高凌风只
与她匆匆见了一面，然后望着名车
美人绝尘而去。

当时邓丽君已在岛外获得很高

声誉。有一次，邓丽君在台湾高雄
喜相逢歌厅演唱一星期，高凌风专
程从台北飞到高雄听她下午的演唱，
然后赶回台北准备晚上自己的表
演。他还将自己在台北迪斯角歌厅
的压轴演唱改为开场演唱，唱完后立
即开车赶到高雄，在邓丽君入住的汉
王饭店订下总统套房，请来乐队并布
置满室的玫瑰花、酒和蜡烛。

经琼瑶指点，高凌风特别挑选
了花朵像一颗颗红心的“一串心”，
准备献给邓丽君。他将一串心花朵
放在葫芦形透明玻璃瓶里，瓶口系
上红丝带，两条丝带上有琼瑶亲自
题写的字，一边是“问彩云何处飞，
愿乘风永追随”；另一边是“有奇缘
能相聚，死亦无悔”。

邓丽君在喜相逢歌厅演唱结束
后已是深夜，高凌风央求当时担任
节目主持人的凌峰安排，才得以在
总统套房与邓丽君见面。高凌风
捧着“一串心”唱道：“如果说，我爱
你……”邓丽君当场非常害羞，掉
头跑回自己房间。高凌风要张菲
到邓丽君房间请她，她便很大方地
回来和大家同乐。高凌风的浪漫追
求最后并没有成功。但回想起那纯
真年代，他微笑道：“那时就是很好
玩儿！”

（摘自《绝响——永远的邓丽
君》姜捷 著）

这时，天空被一片乌云笼罩
着。大风肆意地吹，透过门缝吹进
屋内，烛光有些弱不禁风，随时都可
能熄灭。看着忽明忽暗的烛光，韩
方的心一直往下沉。

据韩方打听到的消息，日本已
经在大规模刺探中国的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并整理成
册，称为“末次情报资料”。就在东
城栖凤楼七号，“末次研究所”已挂
牌运作。这是一家日本人开的情报
机构，负责人叫末次政太郎。据说
这个人在中国干了30多年情报工

作，收集了大量资料。
韩方没想到，400年前制造的

珍贵的龙砚竟然也和日本人扯上了
关系，难道刘忠盗取龙砚是为了卖
给日本人？要想解开这个谜团，看
来还要依靠刘忠的父亲，从他的嘴
中会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韩方面对的却是个怪老头，当
他喊出“倭寇”两个字后便闭上了嘴
巴，翻着可怕的白眼珠，再也不肯吐
露半个字。韩方在屋内踱起了步子，
心中难免有些焦躁，看着那快被风吹
灭的蜡烛，他的眉头紧锁，眼睛直勾
勾地看着刘忠的父亲，没了主意。

见师傅心神不宁，瞎老头也不
说话，玉成有些着急，对老头说：“都
什么时候了，你还藏着掖着？你儿
子刘忠死了，你的儿媳妇和孙子现
在也是凶多吉少。”

“你，你说什么？他们怎么了？”
老头的脸色瞬间变得刷白，丑陋的
容貌让人不敢正视。

刘忠的父亲全名叫刘谨瑜，在
这一带的辈分较高，早年曾经中过
秀才，不过因家传的手艺，他并未进
入官场，而是跟着父亲潜心研究砚
台的制作。他聪慧异常，在30多岁
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了。按理说，
刘家的家世不错，至于刘忠为何入
宫当了太监，这里还有另外一段隐
情，说起来话长。此时的刘谨瑜没

有时间考虑这些，他最为担心的是
儿媳和孙子。

他的儿媳姓丁名兰，虽说这房
媳妇是刘忠入宫后娶的，他们夫妻
之间也是名义上的，但她一向孝顺，
自从入了刘家门，家务事全靠她操
持，这么多年没有半句怨言，对刘谨
瑜也很孝顺。至于孙子阿宇，那更
是不必说了，虽然不是亲孙子却胜
过亲的。这会儿听说出事了，刘谨
瑜能不着急吗？他的身体左右摇
晃，铁链子发出了巨大响声，惊得玉
成倒退好几步。

“赵妈，钥匙，我要出去，出去……”
刘谨瑜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老太太也吓得不轻，慌忙瞅瞅旁边
的韩方，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

韩方向前两步，试图先稳住刘
谨瑜：“老先生，不要着急，我的朋友
已经追出去了，很快就会有消息。”

刘谨瑜显然听不进去任何话
语，他面目狰狞地挣扎着，韩方只好
转头：“赵妈，如果有钥匙就先帮着
打开链子吧！”

赵妈没说话，目光有些躲闪，只
是轻轻摇头，似乎有难言之隐。韩
方急得额头冒汗，屋里突然安静下
来，韩方愕然，转头望去，看到刘谨
瑜正翻着白眼死死盯着他们的位
置，嘴唇翕动着，半天说不出一句
话，他的身体突然出现了一种不自

然的痉挛，用手指着赵妈的方向，嘶
哑地喊道：“你，你不是赵妈！”

“什么？”韩方和赵妈靠得最近，
此时听到这话，他微胖的身体退后
好几步，十分惊讶。今夜究竟是怎
么了？假女主人，假仆人，太匪夷所
思了！

铁链子发出了轻微的抖动声，
刘谨瑜的声音却愈加战栗起来，他的
面容更加狰狞恐怖，深陷的眼窝竟透
出一股股阴冷的光线，死鱼般的眼睛
里也多了一抹绝望。伴随着沉重的
铁链声，刘谨瑜沙哑着声音吐出一句
话：“说，你把赵妈怎么了？”

刘谨瑜有特殊的辨别方式，虽然
瞎了，但他敏锐地感觉到出了问题。

赵妈和刘谨瑜共同生活了几十
年，虽然一个人的容貌可以冒充，但
身上特有的气息不会改变，刘谨瑜
能嗅出这种细微的差别。

“赵妈”仍低着头，对刘谨瑜的
话充耳不闻。就在她缓缓抬起头
来的时候，韩方从她的目光中捕
捉到一丝诡异，这种眼神不再是
那种浑浊不堪的老眼，而是一丝
令人胆寒的目光。就在这时，她
手中突然多了一把寒光闪闪的短
刀，一起一落间，短刀直逼刘谨瑜的
咽喉……

（摘自《龙砚——绝命追踪 83
天》澹台镜 著）


